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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庸
的
《
射
鵰
英
雄
傳
》
中
塑
造
了
一
個
驚
才
絕
艷
的
黃
藥
師
，
武
功
絕

世
不
說
，
五
行
八
卦
，
醫
藥
占
卜
，
乃
至
音
律
烹
飪
無
也
所
不
精
，
曾
經
以
玉

笛
演
奏
《
碧
海
潮
生
曲
》
，
逼
得
對
手
潰
不
成
軍
。
用
包
含
內
力
的
樂
曲
戰
勝

敵
人
或
許
是
小
說
家
言
，
但
音
樂
的
威
力
的
確
比
我
們
想
像
的
更
強
大
、
更
神

秘
。

出
身
美
國
音
樂
世
家
的
著
名
製
片
人
艾
蓮
娜
曼
斯
（Elena

M
annes

）
曾

經
走
訪
世
界
各
國
頂
尖
的
音
樂
家
和
科
學
家
，
拍
攝
過
題
為
《
音
樂
本
能
》

（T
he

M
usic

Instinct

）
的
紀
錄
片
。
在
新
著
《
音
樂
的
威
力
》
（T

he
Pow

er
of

M
usic

）
中
，
她
再
接
再
厲
，
把
音
樂
科
學
這
一
嶄
新
領
域
的
研
究

成
果
展
示
給
讀
者
。
書
中
討
論
的
實
驗
涉
及
到
很
多
大
家
津
津
樂
道
卻
又
百
思

不
解
的
問
題
。
例
如
，
為
什
麼
音
樂
對
我
們
的
感
情
影
響
如
此
之
大
？
音
樂
果

真
是
宇
宙
通
用
的
語
言
嗎
？
為
什
麼
聽
到
音
樂
我
們
不
由
自
主
想
要
移
動
、
起

舞
？
學
習
音
樂
能
夠
提
高
我
們
的
認
知
分
析
能
力
嗎
？
音
樂
活
動
能
否
治
療
神

經
受
創
、
失
去
記
憶
或
者
說
話
能
力
的
病
人
？

作
者
承
認
，
這
門
科
學
方
興
未
艾
，
還
有
漫
長
的
道
路

要
走
。
可
是
，
迄
今
為
止
的
發
現
足
以
激
動
人
心
。
音
樂
在

歷
史
上
的
重
要
地
位
早
就
通
過
人
類
學
家
的
考
古
發
現
得
到

證
明
：
任
何
一
種
人
類
文
化
都
有
音
樂
遺
產
，
比
方
，
中
國

河
南
賈
湖
發
現
距
今
八
千
年
前
用
動
物
骨
頭
製
作
的
笛
子
，

現
在
還
可
以
吹
奏
出
完
整
的
音
階
。
可
是
，
神
經
科
學
的
介

入
，
卻
讓
大
家
早
先
模
糊
的
直
覺
獲
得
了
實
證
的
支
持
。

音
樂
本
質
上
由
空
氣
震
動
產
生
，
妙
音
和
噪
音
的
區
別

在
於
前
者
是
長
短
、
間
歇
、
高
低
都
有
規
律
的
震
動
。
甚
至

有
人
提
出
，
世
界
名
篇
樂
曲
和
人
類
的
心
跳
、
呼
吸
、
步
行

節
奏
不
謀
而
合
，
所
以
才
能
流
傳
不
衰
。

目
前
的
高
科
技
儀
器
測
試
證
明
，
胎
兒
十

七
至
十
九
周
就
開
始
長
成
聽
覺
系
統
，
在

子
宮
裡
可
以
聽
到
母
體
的
心
跳
、
血
液
流

動
；
子
宮
中
接
收
到
的
音
樂
和
人
聲
則
像

在
水
下
接
聽
，
雖
然
不
清
晰
，
可
是
嬰
兒

會
有
所
回
應
，
還
會
跟
隨
母
親
的
音
樂
愛

好
調
整
心
跳
等
。
剛
出
生
嬰
兒
的
哭
聲
也

有
音
樂
性
，
而
且
調
子
的
升
降
和
本
國
語
言
的
發
音
習
慣
一

致
，
可
見
人
的
音
樂
愛
好
在
出
生
以
前
已
經
打
上
了
文
化
的

烙
印
。雖

然
不
同
文
化
的
音
樂
傳
統
不
同
，
例
如
西
方
音
樂
七

個
音
階
，
其
他
傳
統
可
能
是
五
個
音
階
，
可
是
人
類
對
於
音

樂
的
反
應
也
有
共
通
之
處
。
科
學
家
證
明
成
年
人
對
於
音
樂

的
學
習
和
接
收
牽
涉
到
幾
乎
整
個
人
腦
的
所
有
部
分
。
人
體

對
某
個
樂
曲
產
生
生
理
反
應
，
例
如
汗
毛
豎
起
、
脊
柱
顫
抖

時
，
大
腦
皮
層
也
會
產
生
類
似
的
﹁雞
皮
疙
瘩
﹂
；
令
人
歡

樂
的
樂
曲
會
促
進
多
巴
鞍
（dopam

ine

）
、
信
任
激
素

（oxitoxin

）
等
﹁歡
愉
激
素
﹂
的
分
泌
。
更
有
甚
者
，
音
樂
能
改
變
人
腦
的
結

構
。
專
業
音
樂
家
的
腦
子
裡
聽
覺
系
統
部
分
的
灰
細
胞
比
普
通
人
高
出
百
分
之

一
百
三
十
，
而
且
掌
管
分
析
、
決
斷
、
運
動
技
巧
的
前
額
腦
皮
層
結
構
與
常
人

有
異
，
很
早
開
始
樂
器
訓
練
者
連
接
兩
個
半
腦
的
部
分
大
於
常
人
。

那
麼
讓
孩
子
及
早
接
觸
音
樂
是
否
可
以
讓
他
們
變
得
更
聰
明
？
目
前
的
科

學
研
究
還
沒
有
得
出
最
終
結
論
，
但
參
加
唱
詩
班
的
孩
子
對
於
語
法
結
構
的
敏

感
度
更
高
，
而
一
起
排
練
、
演
出
也
讓
孩
子
們
的
社
交
技
能
大
幅
提
高
。
科
學

家
說
，
學
習
器
樂
或
者
聲
樂
要
動
用
人
腦
的
很
多
部
分
，
鍛
煉
了
各
部
門
之
間

的
協
作
，
所
以
對
於
智
商
、
情
商
的
提
高
不
無
益
處
。

音
樂
在
歷
史
上
是
人
類
日
常
生
活
不
可
分
割
的
部
分
。
今
天
，
音
樂
在
治

療
疾
患
時
也
能
發
揮
驚
人
的
作
用
。
手
術
時
播
放
古
典
音
樂
可
以
降
低
痛
感
，

減
少
麻
醉
劑
的
使
用
，
因
為
它
可
以
減
少
病
人
緊
張
激
素
的
分
泌
，
減
緩
心
跳

。
有
時
音
樂
甚
至
能
讓
中
風
病
人
開
口
講
話
，
帕
金
森
患
者
自
由
動
作
，
老
年

失
智
者
（A

lzheim
er

）
重
新
獲
得
一
段
記
憶
。
音
樂
的
作
用
，
真
是
玄
之
又
玄

，
威
力
無
窮
啊
。

手中
捧讀的這
本書《不
分東西》
是鳳凰衛
視資深媒

體人閭丘露薇醞釀五年寫就的轉
型之作，奇特的是書的封面裝幀
成了一張視力表，頗為奪人眼球
。該書貫穿着作者從記述者到思
考者，從記者到評論員，從記者
到公民這一轉型過程中的觀察與
思考。有人稱，這是閭丘露薇從
「戰地玫瑰」到 「真相玫瑰」的

一次大轉變。
透過書中文字的描述和內容

的擴展，我深切地感受到閭丘露
薇的謙虛、坦誠以及她思維的能
辨性和豁達淡然的心境，她帶給
我的不僅僅是單純的新聞文化，
更多的是生活領悟，人生哲學與
心靈思考。

閭丘露薇二○○三年在伊拉
克戰爭中，作為在巴格達地區唯
一參與現場報道的華人女記者，
曾獲得中國觀眾極大的關注，被
譽為 「戰地玫瑰」。與很多人一
樣，我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知道和
關注她的，以後常常看鳳凰衛視
，看她做的很多新聞報道。隨着
對她了解的增多，也就更加喜歡
和敬佩她了。

「我不想再寫自傳性的東西
了，我想把經過系統性思考以後的東西展現給大家。這
本書是一個開始，是自己，從一個記述者，努力成為一
個願意思考的人。」在這本書中，閭丘露薇探討了作為
媒體人如何打破偏見，做到公正、客觀。她說，自從被
戴上戰地玫瑰的花環之後，她已經很多次告訴採訪她的
同行， 「希望有一天，人們認識我，不再是因為我的勇
敢，而是因為我的專業，以我對事件的觀察，最終讓讀
者分享我的觀點。」

本書深入淺出，全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
「偏見的形成」，共十二章。開篇就以一個冒牌白宮記

者的趣事來論及偏見是怎樣來的；第二部分是 「從記者
到公民」，共八章。作者用大量生動鮮活的親身經歷的
故事娓娓道來，闡述自己對偏見與真相的獨特見解。宏
大如：左派右派、東方西方、宗教矛盾、民族隔閡；細
小如：一部電影的兩種理解，隔開一個羅湖口岸的中國
大陸和香港……從中國人抵制家樂福、到西方媒體的
「中國傲慢論」，閭丘露薇的筆就像雷達一樣將其逐一

掃過，然後剖析表面下的真相。
「消除偏見，還原事件本身，挖掘真相背後的真相

」 是作者寫此書的主旨之一。在她看來，偏見是不分地
域、種族的，它更多來自對資訊掌握的多少以及用怎樣
的思維模式對某一新聞事件進行讀解。那麼，在不停轉
換的新聞現場、紛繁變化的現實生活中，如何讓感受獲
得沉澱、盡可能獲得較少偏見的觀察和認識呢？有人的
地方便會充滿爭論和誤解。誰能保證自己第一時間看到
的便是唯一的真相呢？偏見源自文化差異，源自溝通不
暢，但最危險的一種偏見是源自每個人自身固有的意識
形態。閭丘露薇認為，在明知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盡
量做自己可以做的，保持獨立的思考，是消除偏見的基
礎。在序言中，她寫道： 「思維是一種樂趣，分享思維
的結果，並且願意因為互不認同而進行辯論，那樣的樂
趣會更多。但是我們要警惕，資訊缺乏往往導致偏見，
而帶着偏見的思考以及跟隨而來的辯論，往往會導致爭
吵甚至分成敵我。當思維變成一場戰鬥，辯論變成了武
器，能否停下來反省自問一下，是不是因為，偏見距離
自己太近？」

什麼才是真相背後的真相？信息的有限、觀念的先
行、情感的偏向，都會誤導人們認識世界真模樣；而事
實真相就像是沙漠裡那美麗的海市蜃樓，歷經跋涉、飢
渴、誘惑，可以無限靠近，但卻最終無法完全擁有。作
者認為，很多時候，偏見肯定是存在的，我們不需要否
認這樣一個現實，也不要害怕這一點，但是為什麼要提
醒大家說偏見不分東方、西方？因為它讓我們有一個警
醒，讓我們去對人們在對待一些新的事物，或看到一些
陌生的東西的時候，不要帶着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不
要帶着一個預設的立場，只有這樣的，我們才有可能了
解更多確信的真相。

讀完本書，不禁感慨，無論這個多姿的世界充滿多
少誤解和誤會，我們都要學會擦亮真相的眼睛，盡量清
晰準確又讓人聽得懂地，提供最接近真相的事實。

以 「美國小瀋陽」著稱
的黃西，在華盛頓第六十六
屆全美記者年會上表演的脫
口秀，令拜登副總統笑得前
仰後合，也贏得了四千多名
記者長時間的起立鼓掌。可
是，很多國內觀眾在觀看這

一帶字幕的視頻後卻一臉茫然：不太好笑呀，美國
人的笑點也太低了！

與國人的幽默相比，美國人的幽默來得更直截
了當、俏皮機智，這與美國是個移民國家，很少有
條條框框的限制不無關係。我曾乘着大巴行駛在洛
杉磯至聖迭戈的高速公路上，一輛德產甲殼蟲轎車
慢慢超過了我們，車流中它顯得嬌小可愛，然而，
後車窗卻俏皮地寫着：長大以後，我就變成卡迪拉
克啦！洛杉磯一家大型超市在報上刊登了這樣一條
廣告詞：你可以在這兒買到所有需要的一切，除了

你的家人之外。
在美國，開自己的玩笑會讓人覺得非常有趣，

我曾在紐約街頭遇到一位妙齡少女，Ｔ恤前胸上赫
然印着：我是一個處女。待她走過，才發現背後卻
印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也有一個中年男子的
衣服前後襟上分別印着：我的老婆非常漂亮，如果
她能回到二十年前的話。很簡單的兩句話就讓人忍
俊不禁。

敢拿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開玩笑，這是美國幽默
的一大特色。黃西為準備記者年會的演出，曾認真
閱讀了拜登副總統的的自傳，於是表演時拿拜登開
涮：我認為書比人好看多了，這句話令全場人無不
捧腹，但拜登卻沒有一絲不悅。一九九九年美國女
足奪得世界杯，克林頓總統為表示祝賀，驚喜地等
在女子更衣室外。於是有官員向記者開玩笑：聽說
姑娘們在換衣服，於是總統迫不及待地趕過去了。
因克林頓之前與萊溫斯基的緋聞，於是，這一玩笑

被評為年度最佳。紐約曾發生一起蒙面搶劫案，當
人們仔細觀看兩名歹徒的面具時，發現一個是總統
里根，另一個是國務卿舒爾茨。

將沉重的話題以詼諧幽默的方式講出，這是美
國人的首創。南卡州一山區公路的指示牌上寫道：
你已進入風景區，請注意車速，駕車時車速不超過
三十英里，你可以欣賞美麗的風景，超過六十英里
，請到法庭做客，超過八十里，歡迎光顧本地設施
最新的監獄，超過一百英里，請君安息吧。

其實，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幽默，只是美國人
把幽默充斥於生活的方方面面罷了。我們中國人也
富有幽默感，但由於歷史上長期處於壓抑狀態，說
話必須拐彎抹角，還必須得有合適的環境，因而導
致了幽默藝術的高深，但是也使幽默的普及受到了
限制。因此，國人看不懂黃西的脫口秀，也就不足
為奇了。

不同時代的人，生命年輪中
有着迥異的成長印記。兒子今年
六月底就要小學畢業了，可還從
沒聽他唱過一首完整的歌，即便
是在他最開心的時候，嘴裡哼着
的也是不成曲的調，他成長的標

誌便是那些在不同時段裡着迷的網絡遊戲。我為他遺
憾：只有遊戲的人生缺乏《領悟》；我為自己慶幸：
沒有網絡的成長痕跡裡，因為有歌的《迴聲》而充滿
詩的質感。

我發現，並不是娛樂方式的多樣就意味着人們精
神的富有。如今回想，就個人經歷來看，上個世紀中
、後期的中國，人們的文化生活方式雖然單一，但卻
熱情豐沛，有着那麼多的感動與衝動。幼兒園中班，
正逢樣板戲盛行。我演《紅燈記》中的鐵梅，腦後繫
了條長長的假辮子，髮梢一圈一圈裹着紅頭繩。那時
，晚上，我們 「劇組」常被安排在家鄉最大的劇場舞
台上表演，我把長辮垂在胸前，身着紅襖，高舉紅燈
，有模有樣地唱着《都有一顆紅亮的心》： 「我家的
表叔數不清，沒有大事不登門……」，一氣呵成，從
未怯過場。那時，不懂藝術，也不為享受表演的快感
，一心惦着的是演出結束後，在劇場對面的 「長江小
吃部」吃上一碗招待演員的醬油湯餛飩，那份留在童
年裡與鐵梅相伴的美味迄今無以替代。那年，動畫片
《草原英雄小姐妹》熱播， 「天上閃爍的星星多呀星
星多，不如我們公社的羊兒多……」，我們天天哼在
嘴邊。而其中另一首插曲《草原牧歌》對我的影響更
為深遠， 「陽光啊陽光多麼燦爛，春天啊春天來到草

原，羊鞭羊鏟握在手，革命的重擔挑在肩。」當時作
為幼兒的我怎麼也不會料到這純淨通透的旋律，在三
十年後成為初為人母的我哼給兒子的搖籃曲。

小時候，沒有電視，收音機是家家必備。每天早
晨六點半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之前有一檔十分
鐘的《每周一歌》，以新歌為主，一首歌重複聽上一
星期，到周四必會唱了。幾乎整個小學期間，每天早
晨，我都是被《每周一歌》從睡夢中喚醒，不知不覺
間學會了許多歌，如《我們的田野》、《莫讓年華付
水流》、《浪花啊浪花》等。

美國作曲家科普蘭親切地將電影音樂比喻為 「想
放在銀幕下面溫暖着它的一盞小燈」。而從前，內地
的電影插曲可不是 「小燈」，簡直就是 「強光燈」。
只要影片一公映，其中的插曲迅疾風行全國，一夜間
紅遍大街小巷。如《艷陽天》裡《貧下中農的貼心人
》，《青松嶺》裡《沿着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
《創業》裡《滿懷深情望北京》，《黑三角》裡的
《邊疆的泉水清又純》，《海霞》裡《漁家姑娘在海
邊》，《我們村裡的年輕人》裡《幸福不會從天降》
、《冰山上的來客》裡《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等，曲
曲膾炙人口。

印象最深的是電影《春苗》的插曲： 「翠竹清清
呦披霞光，春苗出土呦迎朝陽」 ，那清新悠揚的歌聲
伴隨着影片中破雲而現的道道強勁陽光一直烙在我的
記憶中。而《青松嶺》裡 「長鞭哎那個一呀甩，叭叭
地響哎，趕起那個大車出了莊，劈開那個重重霧哇，
闖過那個道道梁哎……要問大車哪裡去哎，沿着社會
主義大道奔前方。」 音樂一起，童年時感受到的那份
豪邁、奔放的熾熱感情立即鮮活如昨。

初中時期，內地開始開放，被稱為 「靡靡之音」
的鄧麗君的歌悄然出現。那時，放學後回家做作業，
我把房間門關上，悄悄避開父母視線。然後把收音機
調至短波波段，趴在地上不停變換方向，不厭其煩地
努力接收 「Radio Australia」信號，在一堆 「滋拉滋
拉」嘈雜的雜音裡吃力地分辨和收聽鄧麗君的歌。就
是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我學會了她的《絲絲小雨》
、《小路》、《甜蜜蜜》、《小城故事》、《一個小
心願》、《美酒加咖啡》等許多經典曲目。對於聽慣
了鏗鏘雄壯革命歌曲的我們，鄧麗君的輕柔唯美所帶
來的淡淡幽情令我們耳目一新。我和當時的同桌李曉
紅，上課時互相掩護，爭分奪秒地抄寫鄧麗君歌曲。
那時，手抄歌本是時尚，其實當時我們對簡譜符號根
本不懂，但抄寫歌譜時卻一絲不苟。那時，誰抄的歌
多，會唱的歌多，誰在同學中 「地位」便最高。

八十年代初期，歌壇突然勁爆，內地崛起一批新
人新歌，如李谷一、沈小岑、朱明瑛、成方園、周峰
、呂念祖、蘇小明、程琳、張薔、張行、陳汝佳等。
港台歌曲開始大大方方地進入內地，如劉文正、葉佳
修、銀霞、蘇芮、侯德健、費翔、鳳飛飛、龍飄飄等
。外國經典老歌也被我們所熟悉，如《綠袖子》、
《月亮河》、《寂靜之聲》等，好歌太多，令我在興
奮的同時應接不暇。工作後，我有了經濟實力，四喇
叭錄放機用壞好幾個，隨身聽須臾不離身。後來出現
了 「先鋒」音響，因為價格高、體積大，不適宜集體

宿舍，我就撿周日特意去百貨商場的電器專櫃，聆聽
那大音箱裡流瀉出的美妙聲音。因為所放歌曲得聽憑
營業員 「發落」，我只能碰運氣，若恰巧撞上放卡倫
．卡彭特的《昔日重來》，興奮得如同中彩，立即像
被點穴似的，傻傻地站在櫃台旁，陶醉忘情。

那些年裡，學歌、唱歌不僅成為文化生活中的重
要內容，還影響着我們的行為方式。一九八六年，正
值情竇初開，在浙江舟山工作的我收到已身為郵局電
報員的中學男同學的來信，拆開信封，滑出一本電報
密碼本，一張信箋寫着的全是電報密碼，簡短的幾句
中文內容是，只要我根據密碼本破譯了信的內容，就
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我很好奇，還真的對着密碼本逐
字逐句翻譯了這封信，原來竟是張行的《小秘密》歌
詞： 「我心裡埋藏着小秘密／我想要告訴你／那不是
一般的情和意／那是我內心衷曲……」 同學的這份創
意令我驚嘆，也因此一直記住了他的名字。他還建議
我以電報密碼形式覆信，因太費事，我沒做到。

我自己在戀愛時，丈夫在外地工作，單位同事們
的一片反對聲卻沒能令我動搖。每次乘七個小時的火
車去看他，火車上的時光浸滿詩意，我凝望着車窗外
一閃而過的風景，久久沉浸於陳汝佳在《驛動的心》
裡渲染的繾綣意境： 「曾經以為我的家／是一張張的
票根／撕開後展開旅程／投入另外一個陌生……」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正值我們這一代人
青春年華、有理想、有追求的時代，那些堪稱經典的
流行歌曲釀就了我們一代人無可替取的共同記憶，至
今周峰的《夜色闌珊》、《與我同行》、呂念祖的
《我心中的路》仍記憶猶新。張行的《一條路》，我
最喜歡，每次聽來都無限感懷： 「一條路落葉無跡／
走過我走過你／我想問你的足跡／山無言水無語／走
過春天走過四季／走過春天走過我自己。」歌詞那詩
意語言的質地，經張行或引吭或低吟，那冷靜中帶點
淡然傷感的嗓音演繹，歌曲簡潔卻意境深遠，呈現特
殊的文學氣息。而蘇芮在《請跟我來》、《一樣的月
光》裡那高亢激越的歌聲中所蘊藏的豐沛情感強烈地
撼動人心。

在寧波工作時，我攢錢先後買了兩百餘盒歌曲卡
帶，晚上，就在宿舍裡舉辦 「聽眾點播節目」，《在
無人的海邊》、《燈光》、《大約在冬季》等，與同
事們在這些百聽不厭的歌聲中一次次動容。回南京後
，九十年代初，我用工作六年的全部積蓄買了台在當
時算是高檔電器的日本愛華台式音響。每天早、中、
晚，只要在宿舍便打開音響。那時，最喜歡在夏日夜
晚，關了燈，任音樂繚繞低徊。那一刻，喜多郎、曼
托瓦尼、保羅．莫尼亞，皎如月光。

「上天賜給人兩樣東西來減輕他在塵世間的苦難
」 ，伏爾泰說， 「這就是希望和夢。」在各種人類藝
術中，音樂便是希望和夢的載體。自幼至今，不同時
期的歌曲忠實地記錄着我的成長經驗及情感狀態，那
些老歌已是心中的珍寶。因為工作，我的大部分時間
是在駕車的途中度過，車載音響是我最親密的夥伴。
開車十年，早已超過十二萬公里，而這漫漫的十二萬
公里便是與數不清的老歌相契相隨而鋪就。從一首首
歌的交替中，我看到了時光的流轉，那些耳熟能詳的
音符，令我再次真切體味曾經的經歷、思想、喜悅與
憂傷，在婉約纏綿的旋律中穿越歲月，夢幻般地與舊
友、舊事及無數動人風景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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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特殊情況，通常下
班後，我常常和丈夫在菜場一個
固定的地點 「約會」。兩人各騰
出一隻手拉着兒子，邊逛邊看悠
閒地買好晚餐的菜品，一家三人
，有說有笑回到家中。

回到家，兒子在書房裡安靜地寫着作業，我和丈夫
在廚房裡為豐盛的晚餐而忙碌着。你洗菜我淘米，你炒
菜做飯我洗碗收拾，雖然鍋碗瓢盆、柴米油鹽無比瑣碎
，可在這首平凡而瑣碎的生活交響曲裡，卻透露着溫馨
的音符。

總覺得，餐桌應該是一個最能凝聚家庭幸福的場所
。想想看，夜幕降臨，華燈初上，經過一番辛苦勞作，
香噴噴的飯菜端上餐桌，在自家的餐桌上，一家幾口人
團團圓圓地圍坐在一起，一邊吃着簡單樸實的家常菜，
一邊說着家長裡短，今天的開心事、煩心事，或者八卦
江湖，歡聲笑語，分享共同的晚餐，雖是粗茶淡飯，卻
也甘甜如飴，勝過山珍海味，何等幸福。

不過，現代人的生活卻忽視了這種家庭應該有的溫
情。有時候，今天你與朋友有約外出小聚，只留下家人
獨坐桌前，飯菜裡便少了一股應有的香味，這是一種說
不清道不明的失落。

還有時，一家人打算改善生活，外出就餐，飯店的
大桌子不同於家裡小小的餐桌，少了家裡那特有的溫馨
氛圍，當然也感受不到家裡的那份幸福。更有時，呼朋
喚友，高朋滿座，然而縱然面對滿桌珍饌佳餚，卻無端
生出熱鬧中的寂寞，突然不知所措地懷念家裡的那盤清
炒小白菜，沒有添加過多的調料，沒有太多的高於內容
的形式，簡簡單單，卻讓人回味無窮。

當你路過一戶人家的餐廳旁，伴隨着飯菜香的是一
陣歡聲笑語，那麼，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家庭一定很幸
福。因為，有你在，有他在，這頓平常的家常菜裡，有
親情，有愛情，有溫情，添加了這麼多愛的佐料，格外
的香濃，是用什麼也換不來的，吃起來，格外香甜，格
外美味。

生活的幸福，一定會在家裡的餐桌上表現得淋漓盡
致。幸福的真諦，有時就流淌在餐桌的其樂融融裡。


